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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向 Sussex Vegetarian Society 黑斯廷斯与圣伦纳兹分会所作的演讲

对整个纯素立场的完整阐述——纯素主义是什么，以及当下这种关系有何错误。三篇核心文献之一。——中文翻
译，译自英文原文。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请诸位留意这场演讲的题目——《纯素的故事》。我之所以如此命名，

是想强调我将要尝试探讨这一主题的方式。我所希望做的，正是题目所暗示的：讲一个故事；

讲纯素主义是什么、它意在成就什么，以及它为何意在成就它所要成就的东西。

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我会向诸位陈述某些事实与某些思考，但我不会——至少不会有意地

——试图使任何人皈依，也不会进行任何宣传鼓动。

诸位之中或许有人觉得，这也许是一种略显消极的态度；为免如此，我想说明：在我看来，这

才是正确的态度。

因为，尽管我认为信息的传播、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新思想的成长至关重要，我却并不认为

刻意去劝服他人是我职责的任何一部分。我想诸位大概会认同我：一个人应当以内心的信念来

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出于外来的劝服压力。

有了这段开场白，让我们开始讲述纯素的故事。而在开始之际，我们必须先做最要紧的事；也

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所幸，"纯素主义"一词有着确切而简明的含义。它意

指：人应当在不剥削动物的情况下生活这一学说。既然定义的问题显然如此重要，我要恳请诸

位不吝将它牢记于心，如此一来，当我们使用"纯素主义"一词时，我们所想的便都是同一件

事。那么，纯素主义就是：人应当在不剥削动物的情况下生活这一学说。

这一定义正是以这些确切的字句，写在纯素协会的章程之中，因此，无论是作为正式会员还是

附属会员，无人在加入协会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所支持的是什么。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定义的结果之一，便是它使纯素主义成为一条原则。诚然，它是一条自然

衍生出某些做法的原则——但它本身就是一条原则，而非一套做法。

另一个值得留意之处是，这条原则、这一学说，只关切一件事。诚然是一件大事，却是清晰界

定的一件事：人与动物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件事。



它所说的，实质上是这样：它说，为整个世界所普遍接受的那种关系，是一种极不完善的关

系。它实质上说：除非我们改变那种关系，否则我们既无法消除对动物所犯下的诸多恶行，也

无法消除由此对人之灵魂所造成的伤害。

因此，有必要审视当下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追问它有何错误。

依纯素主义之见，其错误可归结为一个词：剥削。

倘若我们清晰而简明地审视这种关系，便能看出：从人这一方来说，它几乎全然——不完全，

但几乎全然——建立在这样一个念头之上，即人有一种道德上的权利，可以为自己的目的而利

用动物。

再者，倘若我们清晰地审视这个关系问题，便也能看出，大体说来，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看待

动物：（一）作为可供剥削的生灵；（二）作为可供爱护的生灵。

倘若我们想要理解纯素主义，倘若我们想要衡量它的价值，我们就不得不至少简略地审视这两

种关于人与动物之关系的广义看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多数人的看法，即认为动物存在于此是供我们使用的，而且我们有一种道德

上的权利，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它们，只要我们把辛劳与痛苦减至与我们对它们的要

求相容的最低限度。

这种看法为大多数人所持有，且全然是不假思索的。举例来说，农夫谈起"多养些培根"来，就

像您或我谈起"多种些卷心菜"一样自然。

再者，多数人的看法是，我们有道德上的权利役使动物劳作。在多数人的看法里，对于我们给

马、牛、骆驼等等套上挽具、驱使它们按照我们的命令与我们的要求劳作的这一权利，并无任

何根本性的质疑。

当然，在实际中，人使用动物的方式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从相对无害的，一直延伸到

彻头彻尾的残忍。但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是留意剥削学说把我们带向的方向。

倘若我们想要说明这一方向，或许可以举出活体解剖；又或者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屠宰场里的

工作，往往会使在那里劳作之人的更细腻的情感变得麻木。

我们不得不留意的另一点是，有些剥削中，动物所受的痛苦是内在固有的。也就是说，倘若我

们废除了那种痛苦，我们便会自动废除那种特定形式的剥削。活体解剖再一次是个显而易见的

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乳业养殖，主要是因为必须把幼小的牛犊与它的母亲分开。



我们几乎无法回避这样一个结论：当人断定自己有道德上的权利剥削动物时，他相当不可避免

地敞开了一扇门，通往一种新的、人为制造的痛苦形式，而其中大部分，最终只落得进入这样

或那样的一种屠宰场。

然而，从剥削这个问题里，还会引出另一个方面，一个远未得到应有关注的方面。我指的是人

借此伤害自身的那个方面。

当两个或更多的实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时，这种相互作用的影响并不限于其中一个实体，而是

每一方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那么，人在自身与动物之间所造成的这种相互作用，对人又

有什么影响呢？

对人的影响，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与这种相互作用本身的性质有所不同。这或许是一种相当

繁复的说法，用以表述一件很久很久以前曾以简单得多的方式说过的事：我们如何播种，便如

何收获。

我们究竟播下了什么？我们究竟对动物做了什么？

我们成百万地繁育它们，为的是把它们屠宰作为食物。

我们剥削它们的性机能，好让它们产出乳汁。随后，我们把幼小的牛犊从它母亲身边夺走，好

让那乳汁归我们而非归它所有。之后，我们往往把幼小的牛犊杀掉，当作小牛肉吃掉。当它的

母亲因一次又一次违反天性的怀孕而精疲力竭时，我们也把她杀掉，当作牛肉吃掉。

我们为取乐而猎捕动物。我们对它们施行活体解剖。我们阉割它们，给它们套上挽具。

一种以鞭子、马嚼子、挽具和屠夫的刀为其象征的关系，究竟能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倘若这些便是我们所播下的东西，那么这些也就是我们所收获的东西。我们的收获在外部临到

我们的形式，可见于我们的某些疾病之中，见于我们那大部分不健全的健康之中，或许也见于

人与人之间的某些暴力之中。

然而，我们的收获在内部临到我们的形式，不可能不是对我们自身灵性演化的一种束缚。因

为，正如气球只要还被它的缆绳或压舱物的重量拴系于大地，便无法上升，人的灵魂也同样被

那构成其自身低等本性诸般索求的锁链与压舱物所压制。人与动物之关系的这个方面，或许比

某些更为显而易见的方面更需要深思，但我相信，在依剥削学说而生活所产生的种种后果之

中，这是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

举例来说，我们往往忘记：对一个人品格的最严苛的考验之一，从而也是对他能否提升至更高

境界的考验之一，便是他如何对待那些他握有权力去支配的对象。当他遭遇动物的世界时，他



便以最尖锐的形式面对这一考验；因为无人能否认，动物无法成功地抗拒他的意志。

他非但不以爱与理解去对待它们——这本是慈悲之心与开明之智所应有的——反而以君主的姿

态去对待它们，在许多情形中如同寄生者，且往往成为它们承受相当大痛苦的根源。

凡此种种之所以产生，皆因他一开始便假定了剥削的道德权利。整件事的症结正在于此，而我

们若愿意，唯一能够促成和解之处也正在于此。除非我们确实促成这样一种和解，否则我们将

继续收获我们所播下的东西。除非我们懂得，人类幸福的果实无法生长在剥削这棵树上，否则

我们加诸于我们那些弱小同胞身上的痛苦与苦难，将始终如回旋镖一般返回到我们自己头上。

关于第一种、也即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我们有权利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动物——就说这么

多。

正如我先前所言，第二种看法，是把动物视作可供爱护的生灵。

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当我们爱时，我们不会剥削。在爱的那一刻，不可能有任何

剥削我们所爱之物的念头。

在我看来，还有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爱是自由的。无人能强求爱；无人能以种种限制性的约

定去束缚它。爱与自由携手同行。

因此，倘若我们在原则上认同：爱胜于剥削；倘若尽管我们可能在种种关头跌跌撞撞、失败挫

折，却仍然相信最好还是把目光始终注视在爱这一目标之上——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对待

动物呢？答案无疑清晰至极：让它们自由！

而这恰恰正是纯素主义想要做的。它想要让动物自由；把它们从人类的剥削中解放出来，正如

上个世纪林肯、威伯福斯以及其他先驱者曾力图解放人类的奴隶那样。

纯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学说。它力求把动物从对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把人从

对一种虚妄信念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那虚妄的信念，即他有道德上的权利为自己的目的而利

用动物。

当然，在我们已经决定了何为原则上正确之后，追问这样的自由该如何实现，是一个恰当的问

题。显然，从由剥削所生的种种做法，转变为将由爱所生的种种做法，将是一项浩大的事业。

人只需稍加思忖对动物的剥削那无比繁多的分支，便立刻会明白：这种转变只能分阶段到来。

我们必须先采取最紧迫的步骤，其余的则随着我们按紧迫程度依次触及而逐步推进。

最初的步骤之一，便是研发那些替代品，以取代大多数人认为对其福祉必不可少的动物性产

物。正因如此，当下纯素运动的重心落在食物与商品之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纯素者与素



食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纯素饮食是一种绝不以剥削动物为依托的饮食；换句话说，它是最严格

意义上的素食，既排除肉，也排除蛋与乳制品。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素食饮食，正是从纯素原则

衍生出来的诸多做法之一。

但是，正如我已指出的，纯素主义是一条普遍的原则，一旦被采纳，除了饮食上的种种变化之

外，还会带来许多变化。举例来说，它会带来对活体解剖、狩猎以及其他一切剥削动物之形式

的废除。而尽管我们一致认为，在实际中它只能被逐步采纳，但仍有一件事是此刻乃至任何时

候都能够做到的：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即动物的解放不仅仅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更是一项

不容无限期拖延的事业。

这一信念，在当今这一代人看来，必定如同人类奴隶的解放在更早一代人看来那般具有革命

性。但无论具有革命性与否，我相信，它归根结底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倘若我们终究要

在这片大地上真正和平地生活的话。因为，一面向天父祈求人间的和平与善意，一面却对我们

那些弱小的同胞发动一场邪恶的战争，这至少可以说是不合逻辑的。

迄今为止，我们有道德上的权利剥削动物这一念头，几乎已被普遍接受。但人向上的进步，一

部分取决于他能否在迄今被奉为真的东西之中看出其虚妄。因为，当我们看出那虚妄之物本是

虚妄时，它便从我们身上脱落，而又一重奴役随之消逝。

能够使人得解放的，是真，而非妄。妄无法通向自由，无法通向爱。

单凭这个理由，在我看来，这一以让动物自由为目标的年轻运动，便已将双脚踏上了一条真实

的道路——尽管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莱斯利·J·克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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